
因贩卖毒品被判处无期徒刑，

2023 年 7 月， 于荷被押送至女子监狱

服刑。

进入新收环节的于荷有些紧张和忐

忑， 见到主管民警后， 于荷问的第一句

话是： “会不会把我一个人关在一个小

房间？” 她无法想象自己一个人孤独地

被关一辈子的场景。 但随后， 民警的解

释和监区的实际情况让于荷的不安情绪

舒缓了下来。 她惊讶地发现， 多名和她

患有同样疾病的服刑人员健康、 积极地

服刑。 而接下来的服刑生活也让于荷感

受到了“希望”。

在女子监狱艾滋病监组， 服刑人员

除了接受相关治疗、 服用药物， 生活作

息与其他服刑人员没有太大不同。 主管

民警并没有因为她们特殊的身体情况就

忽略她们的服刑人员身份， 而是更注重

运用母亲文化感染服刑人员， 让她们在

希望中改造。

“在这里我没有感觉到被歧视， 队

长很关心我们， 也很严厉。” 于荷说，

队长的严厉表现在让她们多学一些东

西。 而这也是于荷现在最想做的事，

“我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好好读书， 如

果要让我重新选择一次， 我一定好好读

书， 那样就不会接触到那个圈子的人，

也不会有后来一系列的事。”

于荷希望通过学习更多知识充实自

己， 以后可以跟上孩子的步伐， 和他们

交流的时候有更多共同语言。 于荷的孩

子还不知道她服刑的事， 她的父母用善

意的谎言隐瞒着事实， 但孩子们总有懂

事的一天……

于荷说自己服刑以来已经用掉了三

十几支笔、 十几本本子， 都是做上课笔

记、 阅读摘抄、 写感悟心得所用， 而她

最近看到的印象最深的话是： 生活再

苦， 坚持下去总会看到希望。 要爱自

己， 才能爱家人。

“为了家人， 我会坚持。” 过去的

种种， 于荷已经无法用“后悔” 两个字

概括， 她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才终于

明白什么是最珍贵的。

陷入境外电诈窝点因为吸毒急转直下的人生

因为涉毒感染艾滋， 又陷入境外电诈窝点， 死里逃生后她说：

“我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好好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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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涉毒感染艾滋， 又因为吸毒走上以贩养吸的道路， 还不到四十岁的于荷（化名） 后半生可能都要在监狱中度过， 而这听上去已经很“戏剧化” 的经

历还不是于荷体验过的全部。 在取保候审期间， 她搭上了一辆“贼车”， 从此“失联” 两年。 直到 2022 年年底， 她才被警方从境外解救， 脱离电诈窝点。

“我爸爸曾问过我， 现在过这种生活开心吗？ 我无言以对。”

“发生过的一切都已经不能改变， 我的感受不是用‘后悔’ 两个字能总结的。”

“我现在就想多学习、 多看书， 以后和孩子交流的时候不至于无话可说。”

日前， 在上海市女子监狱， 于荷向记者讲述了她的经历， 希望给那些徘徊在法律边缘的人一些警示……

没好好读书， 个性太强， 是于荷

最后悔的事。 在本该好好念书的年

纪， 于荷却结识了一些“朋友”， 被

他们描绘的花花世界吸引， 于荷早早

踏上了社会。 18 岁那年， 于荷就在

酒吧里尝到了“摇头丸” 的威力，

“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们把小

糖果一样的东西放到饮料里， 告诉我

说吃了后跳舞会更开心。”

兴奋、 有使不完的劲， 是于荷尝

试摇头丸后的第一感受。 因为朋友的

鼓励， 她并不觉得这是件严重的事，

更不认为这对自己的身体会有什么伤

害。 及时行乐， 开心就好。 年轻的于

荷就这样挥霍着自己的青春和健康。

2009 年， 于荷离开东北老家来

到上海打工。 生活工作环境变了， 可

她的朋友圈没有变， 接触最多的依旧

是那些带她踏进毒品泥潭的人。 而那

时， 于荷已经开始吸食冰毒。 不久，

她还交了一个男朋友， 这个男朋友又

一次让于荷的命运走向发生了变化。

2013 年， 于荷怀疑自己怀孕，

就去医院检查， 结果显示她的确怀孕

了。 那时于荷已经和男友分手， 她还在

犹豫是否留下孩子时， 一个令她崩溃的

消息同时向她砸来———她感染了艾滋。

“我当时听了就昏了过去。” 在于

荷的认知里， 感染艾滋就相当于要死

了。 但是自己到底为什么会感染艾滋，

于荷并不确定， 她思前想后， 最终将一

切归咎于男友， “我们都吸毒， 可能他

在注射的时候感染了然后传给了我。”

孩子无法留下， 自己也可能命不久

矣。 于荷说自己在那段日子里过得浑浑

噩噩， 不敢将感染艾滋的事告诉任何

人， 每天就靠毒品麻痹自己， “活一天

是一天”。

但出于求生的本能， 于荷还是上网

查询关于艾滋病的相关信息。 在一个互

联网医院平台， 于荷了解了很多关于艾

滋病防治的知识， 还得到医生的鼓励，

“那位医生很好， 他告诉我一切不像我

想的那么悲观， 国家有‘四免一关怀政

策’， 鼓励我吃药控制病情。” 在医生的

专业建议下， 于荷终于找回了一点希

望， 她回到老家办理了相关手续， 开始

服药控制病情。

如果于荷就此意识到生命的可

贵， 不再碰触毒品， 或许于荷此刻正

和父母在东北老家温馨地围坐在一

起， 吃着热腾腾的饺子， 准备迎接新

一年的到来。 可惜的是， 她没有。

“要戒毒不只是自己不碰毒品，

连和毒品有关的人都不能接触。” 于

荷坦白， 她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毒友

圈”， 现在想来后悔， 当时却是根本

没有想过要和那个圈子一刀两断，

“他们都说冰毒不会上瘾， 怎么可能

不上瘾？ 它带来的心瘾非常严重， 有

时只要是看到与它有关的人和事物就

会想着吸一下。”

虽然不再像最绝望的那段时间一

样每天吸毒， 可于荷也没有断了毒

品。

“吸毒的时候自己就像变了一个

人， 会很暴躁， 也根本不讲信用， 说

好的事情就是拖拉着不做。” 于荷无

奈地说， “而且还很影响脑子， 我以

前记忆力特别好， 可是吸那个东西久

了， 记性就变得很差。”

于荷的记性不太好也体现在了她

的讲述中， 对于一些事情发生的时间，

她都有些模糊。 不过， 对于两个孩子的

事， 她却表述得相当清晰。

据于荷所说， 2016 年， 她的病情

得到稳定控制后， 她又来到上海。 那

时， 她又交了一个男朋友， 于荷称他为

“大宝她爸”。 于荷说， 在接受治疗期间

她学习了解更多与艾滋相关的知识， 也

知道自己有机会生下健康的孩子。 于是

和同样患有艾滋的“大宝她爸” 相识

后， 两人就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2017

年的冬天， 于荷怀孕了。

然而， 于荷怀孕没多久， 她就因贩

卖毒品被抓获， 警方在她的住处搜出大

量冰毒。 由于怀孕，于荷被取保候审。 后

来，于荷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哺乳期

期间， 于荷又怀孕了， 生下一个男孩，

孩子同样非常幸运地没有感染艾滋。

两个孩子出生没多久， 就被于荷的

父母带回老家照顾， 尽管于荷很不舍

得， 但为了他们的健康， 她不得不放

手。 而且， 她还要面对法律的审判。

然而， 就在法院要对于荷的案件进

行判决的时候， 她却失联了。

怀孕没多久就因贩毒被抓

“我在西双版纳搭了一对夫妻的

车， 他们说自己是自驾游， 等我反应过

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到缅甸小勐拉

了。” 在于荷的叙述中， 2020 年七八

月， 她辗转到云南投奔朋友做生意， 不

料却上了“贼车”。

于荷被那对夫妻直接送到了一家

“公司”， 对方说她是被“卖” 来的， 要

于荷给他们干活。 而那对夫妇早就不知

去处。

“公司的院子都是用铁栏杆拦起来

的， 看着像做电信诈骗的， 我一直不肯

做， 后来他们就把我卖给另一家公司

了。” 于荷回忆， 第二家公司做的是虚

假投资诈骗的“业务”， 由于效益不好，

不久于荷就又被转卖到第三家公司， 她

的噩梦也由此开始。

第三家公司做的是“杀猪盘” 业

务， “业务员” 把自己包装成军人， 寻

找目标对象行骗。

公司对所有“业务员” 都有指标

要求， 比如一周添加多少好友， 一个

月完成多少万元业绩， 完不成指标就

要受罚。 惩罚的方式简单粗暴， 就是

打。 于荷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他们打人用的是空心竹竿， 专往身上

肉多的地方或是下半身打， 很疼， 但

是不致命。”

于荷就是完不成业绩挨打的那一

种， 她还总想着逃跑， 所以身上除了有

被打留下的累累伤痕， 还有因为从三楼

跳下导致手臂骨折的伤痛。

“后来有一次， 我想用手机联系家

人， 但是刚连上公司的网就被发现了，

他们很忌讳这个事， 说会被定位追踪，

所以又把我打了一顿。 那次打得太狠

了， 我大小便失禁， 差点要死了， 就在

我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想到两个孩子和

父母， 才重新续上那口气……亲情有时

候真的很伟大。” 于荷忍不住流下了眼

泪。

于荷称， 因为那次她伤得太重， 公

司就让人把她带到其他地方看着， 她在

那里央求看守她的人借手机给她联系家

人。 对方看她实在可怜， 就同意了。

“后来当地警方就找到了我， 因为我是

网逃， 他们把我带走了， 过了几天就把

我移交给了上海警方。 我看到警察眼泪

就掉下来了， 我觉得我能活了。”

2022 年 12 月， 于荷终于回到了国

内。 不过， 劫后余生的于荷还是要为之

前的犯罪付出代价。

在大墙里的反思与希望


